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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熱愛永不減─劉源俊

文／林千琪　本刊特約撰述

服務於東吳大學物理系的劉源俊

教授，目前在校內任教三門課，分別為

物理系大三的量子物理、數學系大一

的普通物理，以及通識科目的科學經典

選讀。看似尋常又基本的科目，其實這

位任教的教授卻是大有來頭，今年是他

任教的第四十個年頭。相信坐在台下的

大學生們並不清楚，眼前的這位教授所

走過的科學學習之路，以及他與臺灣科

學教育的密切關係。了解箇中故事後，

東吳的學生們會知道能夠上到這樣的課

程，是難得又幸運的。

圖1　劉源俊接受本刊專訪侃侃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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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劉源俊卻說：「高一的暑

假主要就在做裡頭的習題，興趣盎然，

經常做到凌晨兩、三點鐘。而我是這樣

學英文的」。他仔細解釋道，在當時國

內相關書籍付之闕如的情況下，求知若

渴的他，只能從翻版書裡尋找更多的知

識，高二時他又讀了General Chemistry

（鮑林的《普通化學》）。為了讀懂

這些書，英文的能力也在這其中慢慢建

構起來，「其實這種數理的原文書，英

文部分並不會太困難。」劉源俊這麼補

充說明，這類書著重的是言簡意賅的描

述，因此可鍛鍊出洗練且要言不繁的語

文運用能力。劉源俊說：「我是從數學

入門英文，繼續再以英文學科學」。

學習的啟蒙

在基隆長大的劉源俊，小學時期學

習算術四則應用題時，首次有機會受到

從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畢業父親的啟

蒙，開始對數學萌發興趣。之後進入基

隆中學就讀，初二開始接觸理化課，劉

源俊回憶：「當時授課的唐玉聲老師，

在課堂上講到，一個物體在上拋與落下

的時間是同等的，這一關係開啟了我對

物理的興趣」。當時正逢李政道、楊振

寧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於是在唐老師的

鼓勵下，劉源俊立志學物理。後來初三

開始學平面幾何，劉源俊每天腦子裡想

的，都是各式各樣的幾何問題，甚至一

有空就在地上邊畫圖邊思考，劉源俊開

朗笑說：「當時就有同學指指點點，認

為我怪呢。」

由於對數學題目感興趣，進入高

一後，劉源俊還跟父親討相關書籍來

看，父親到臺北買了一本翻版的Higher 

Algebra（霍奈二氏的《大代數》）給

他。劉源俊說到此，起身到後方的書櫃

拿出這本舊精裝書，書名頁還簽上了民

國49年4月的藏書時間。看著這本厚厚

的英文小書，不禁好奇起讀懂它所需的

英文程度，因為就算以英文接觸甚早的

現今高一生來說，都算是不好懂的原文

書了，況且劉源俊是初一才開始學英文

的。
圖2　劉源俊中文底子深厚，在研究室前張

貼創作的對句與學生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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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翻譯

在研讀物理的同時，劉源俊注意到

科學翻譯。進入自己第一志願的臺大物

理系就讀後，劉源俊生平第一次離家，

借住在一位長輩家中。長輩家中當時訂

有期刊Scientific American，是一本美國

的著名通俗科學雜誌，其中內容包羅萬

象，讓劉源俊對科學的學習角度更深更

廣。劉源俊在大學時期，因為注意到中

文科學讀物的嚴重不足，最想做的事是

翻譯。後來在教書過程裡，他更進一步

認識翻譯對於科學學習的重要性。

「我發現，臺灣學生在科學學習

上的誤解，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翻譯的

問題」劉源俊這麼說，「我舉個例子，

就拿『自由落體』這個名詞來說，當初

我們沿用了日本人的翻譯，把｀free＇
一律翻譯為『自由』，殊不知這是錯

誤的。」他進一步說明：「 ｀free＇
本義是『沒有』，在不同的上下文中

要作不同的翻譯。像在機場的免稅店

英文名duty-free，其中｀free＇指的是

不上稅；但是在高速公路freeway裡，

｀free＇說的卻是無障礙，意思指沒有

紅綠燈。物理名詞｀free fall＇的意思是

『無礙下落』，譯為『自由落體』就失

去了重要原意，清末有人譯為『無礙下

墜』，就正確多了。」劉源俊繼續說：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而我藉

此句延伸說：名不正則『教』不順，

『教』不順則『學』不『成』。」非常

重視名詞正誤的劉源俊，因為有著親身

經歷的教學過程，特別體會其重要性：

「畢竟物理的理論主要是由西方來的，

必要從原文認識真義。但從一般學習著

眼，又必須重視翻譯；將專有名詞轉化

為中文，應該謹慎思考。」

劉源俊表示，就讀臺大物理系時，

遭逢師資最困窘的時期。同學們多從自

學與彼此的交流中成長。「因為想要改

善國內物理學習的環境，所以我在大學

的時候，就下定決心出國學成後，一定

要回來服務，貢獻自己的力量。」劉源

圖3　這是科學月刊每一期封面的紀念照，

也見證了劉源俊奉獻科學教育超過

四十個年頭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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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感慨地這麼說。

劃時代的科學月刊

大三時恰逢臺大物理系學生成立

學會，劉源俊編了兩期《時空》，學習

很多。系上同學林孝信又發起為《新生

報》辦《中學生科學週刊》，劉源俊也

參與其中。就因為這種種因素，劉源俊

開始將從事科學教育當成畢生的職志，

往後他持續在科學教育的領域中努力。

臺大畢業後，劉源俊進入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一年後順利通

過博士資格考。當時在芝加哥大學進修

的林孝信也考過了博士資格考，提出為

臺灣創立科普刊物的念頭，於是有十一

位留學生發起；發刊至今超過四十載的

《科學月刊》，就這麼誕生了。劉源俊

當時擔任物理組負責人及紐約地區連絡

人。民國58年9月出版創刊號第0期後，

隔年59年1月正式發刊，劉源俊補充說

明：「因為數學的概念是由0開始的，

所以談科學的《科學月刊》當然也要從

0創刊。」

這份刊物的發行並不簡單，一群志

同道合的留學生，自動自發邀稿、撰稿

或翻譯，又募款，將稿件在美國集結，

再寄到臺灣統一印刷發行。聯絡全靠油

印通信與電話，只憑著留學生們對科學

學習的熱愛。如今該刊仍然維持著沒有

老闆的鬆散組織運作方式；從前數度擔

任過月刊總編輯、社長、理事長的劉源

俊，目前則退居幕後，擔任基金會的董

事長，扮演顧問性質的身分。

畢生最愛科教工作

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劉源俊實

踐志願，民國61年返國於東吳大學物理

學系任教。此後關心科學教育的他，除

了熱心系上事務之外，也常針對教育現

狀投書媒體，一紓己見。民國66及67年
間他曾在報紙為文建言政府應於北中南

設立科學博物館，後來教育部成立位於

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處，劉

源俊受聘為計畫顧問，並於開館後成為

諮詢委員；對於臺灣的科學教育一路的

篳路藍縷，劉源俊可以說是一路陪伴。

由於種種因緣，劉源俊後來逐漸

走入高教行政之路，由教授成為物理系

主任、理學院院長、教務長等，爾後更

於民國85年擔任東吳大學校長達八年，

之後又於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擔任校長兩

年。大學校長的高度，讓劉源俊得以

奉獻於教育的能量也更大了，實際參與

課程改革、大學法、教師法、師資培育

法、入學制度等的修訂與改革，針對教

育政策多有翔實真切的觀點。常見諸於

報端的評論文章，可以看出劉源俊對教

育問題的關心與行動力。但他近年在卸

除行政職務後，又開始關心科學教育

了，目前正熱心協助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館的「探索物理世界」常態展示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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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而針對身為國中小學師生的本刊

主要讀者，劉源俊也熱心提供學習上的

提點：「首先就是名詞的定義一定要先

釐清，如果最根本的知識都不扎實，是

無法進一步正確的學習的。」劉源俊再

詳細的舉例：「一般最常見到用以代表

物理的圖像就是牛頓坐在蘋果樹下的畫

面，但是，如果圖裡只畫了蘋果卻沒有

一同畫上月亮的話，這個圖象的概念就

是不正確的，因為蘋果的落下與月亮的

運行是當年牛頓併同思考的問題，他是

從蘋果與月亮的聯想得出萬有重力的理

論的。」

談及對物理基本認識的謬誤，劉源

俊整個人就像是被點燃了一般，眉飛色

舞地說著自己對於「科學精神」意義的

多年探討與小結。已發表在香港期刊，

萬餘字的論文名為「說科學精神」，讀

者不妨參考。劉源俊，常以「科學精

神」、「蘋果與月亮」或「左右對稱」

等為題，為大眾們講解最基本的科學。

有機會遇上劉源俊的公開講演時，鼓勵

本刊讀者們記得前來參與，因為劉源俊

每次演講的內容，總會包含經典的定律

與絕妙的闡釋，定會讓聽眾感嘆當初自

己在學校的理化老師為什麼不曾如此授

課。

延伸閱讀：劉源俊：「科學精神」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

articles/0908045.pdf

圖4　東吳物理源流講堂。（圖片提供：劉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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